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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传心授
是曲艺的必然选择

在傅谨看来，不仅是相声，任何以身体为

载体的艺术形式，都需要口传心授，比如芭

蕾、比如小提琴。

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没

有一个统一的模子，要以人本身的素质来调

整教学方案，因此，培养不可能标准化。

或许，自己悟也是可以的。不过，傅谨

说，自学成才在戏曲界五百年或许能出一个。

也就是说，曲艺的特殊性，决定了口传心

授的师徒关系是其必然选择。在物质媒体高

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依然如此。

这让戏曲教育跟普通教育中的师生关系

不一样。普通的大学，一个班要教 50 个学

生，完全没有个人化的教学经验。傅谨介绍，

中国戏曲学院的教学仍然注重口传心授——

一位老师只带三两个学生：“因材施教的培养

成本很高，不同老师的经验不一样，培养学生

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正是因为每个老师的风

格、技术特点、教学理念各异，所以才能保证

艺术的多姿多彩。”

文本与媒介的普及，让很多人都有学习

的机会，但为什么一曲昆曲，即使我们会唱乐

谱，也无味道和感情？

“因为，发声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平

时唱歌发声的方法，只能用于唱唱歌，而唱戏

除了要从特定位置发声，还要从小学身段、懂

规矩。”傅谨说。

而这个过程本身，都需要由师傅带着徒

弟来完成。

“艺术的传承，是高度个人化的。同样一

个东西，用你的嗓子和其他人的嗓子肯定不

同，就需要根据个体来调整方案。”傅谨说，艺

术的个性化教育比其他任何领域都重要。所

以需要老师非常用心，要在对学生非常了解

的基础上来设计教学方案”。

“推上台”的典故
来自传统师徒关系

传统的师徒关系，是怎样的呢？

傅谨举了个例子：

在戏曲界，学生第一次演出，都让老师去

把场。因为学生第一次上台很紧张，有老师

在会心里有底很多。通常，老师会手护着学

生的腰，到点了就一把把学生推上台去。然

后，老师一直守在侧幕看完整场演出。

“所以，戏曲界，真的是——推上台。”傅

谨开玩笑说，“推上台这个词，大概就是从这

里来的。”

“有老师把场，学生会特别踏实，自信，不

然第一次独自孤零零地面对这么多观众，会

怯。”傅谨说，“有时候，也有老师会去帮学生

演配角，跟学生一起配戏，比台下讲多少理论

都有用。”

如今，在一些戏曲院校，老师把场，依然

是不成文的规定，并且，这把场的内容更为丰

富起来，比如，老师会早早到后台，从学生的

化妆、服装、道具等方面一一提醒，让学生少

了很多后顾之忧。

傅谨希望，在艺术领域的师徒关系，能

逐渐恢复。“这种伦理道德体系的修复，还

是很好的。师徒关系很温馨、很有价值，要

继承。”

“近年来，京剧恢复了拜师，很多人说闲

话。”傅谨倒不认为仪式本身有多重要，“但仪

式里包含的对于自己的授业恩师的尊敬，也

是对于这门艺术本身的敬畏。其实，每一门

艺术的特点和优势，都不是在课本上，而是通

过老师的当面传授来传承。”

“同时，师傅会把徒弟当成自己的传承

人，就像把生命传下去一样，把几十年积累下

来的艺术精华，传承下去。徒弟就是身体的

延伸。”傅谨说，师傅带徒弟，只有用了很多心

才有感情，不然不会有。

传统师徒关系虽有弊端
但更有助于出人才

在傅谨看来，师徒关系有一个演化过程。

旧时弟子学艺，有登门入户和科班两

种。“科班，是很多人一起学，会有教基本功的

老师。登门入户学的，基本都是苦孩子家庭，

不交学费，师傅多少还给点零用钱。”

“老师的付出怎么能有回报？就是我教

学生，他帮我干活，同时演戏。”傅谨说，特别

典型的，是京剧，三年学艺（好学生已经在帮

演戏了），三年帮师（有工钱，但不是合理的雇

员报酬），再加一年帮师傅演出。

不过，这只是京剧的习惯。其他戏剧并

没有这么严格。

傅谨总结起来，传统学艺有三类。一类

是科班，几十个人一起学。类似于现在读研

究生，也要帮老师扛扛煤气罐的。第二类是

登门入户，那学徒就是个小伙计，早上要倒马

桶、挑水、扫地，就跟佣人似的。第三类就类

似现在的家教，请老师到自己家里来教戏，这

个也是京剧所独有的。

“不管哪种方式，红角之间容易产生矛

盾，史上不鲜。”傅谨说，利益纠纷破坏师徒之

间的感情纯粹性。

傅谨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模式化教育，

影响越来越大，当时，包括艺术界的舆论，也认

为有文化才能成为大师。“有文化，作为大师是

重要的，但是作为演员，技术最重要。技术的传

承，师傅就重要。”这是傅谨一直坚持的观点。

“科班变成学校后，登门入户就消失了，

现在讲师道就难一点。”傅谨认为，虽然传统的

师徒方式有很多弊端，比如师徒在一个特别有

限的市场混，学生成长了会对老师的收益带来

影响，比如对学生的体罚，会把学生当作出气

筒，但总体来讲，还是更有助于出人才。”

现在，这种情感交流的削弱，不利传承是

一方面，最终对艺术的本身造成影响。

传统师徒关系是怎样的？在当下它有哪些演变？

戏曲评论家傅谨——

自学成才，在戏曲界五百年或出一个

师徒之间·观察者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傅谨最近很忙。作为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除了日常的工作，他最近还多了一项要操心的事——9月19日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戏曲评论高级

研修班”即将开班，傅谨是这个班的班主任。

即使如此，作为戏曲评论家，他仍愿意抽出时间说说“师徒”的事儿。

傅谨认为，曲艺也是手艺活。“手艺人敬重师傅，尊师重道，这是规矩，是做人的底线。”说起来，傅谨也是手艺人出身。1971年，14岁的傅谨进入衢县峡口篾业社当了一名篾

匠。他说，自己十个手指头明显比常人粗壮，这是8年篾匠生涯对他身体改造留下的印记。

傅谨说，他们当时跟师傅的关系，像父子一样。

如果由郭德纲与曹云金的师徒之争说起，傅谨认为曲艺跟戏曲不一样。

“曲艺中相声和戏曲的技术含量不一样。因此，学相声的时候，真正由老师教给学生的并不多。相声的天赋重要性远远超越老师教授的重要性。戏曲则相反。”傅谨坚持认

为，“戏曲需要身体各个部分动起来，而相声则是语言表达的训练，简单得多。”

就像几十年的票友，一上台唱戏就露馅，傅谨说，“戏剧的台风、气场、一招一式，都是需要师傅教过的。而二人转，抖抖小机灵也可以，完全可以自学成才。”

“德云社是一大帮人一起学的，也不是纯正的师傅带徒弟，一对一教授学习方法，而他们的经济利益纽带非常明显。经济利益太多了以后，纯粹的感情就少了很多。”傅谨不

认为德云社是传统的师徒关系。

傅谨觉得，郭德纲门下，经济纽带超过感情纽带。“在金钱为核心的师徒关系里，他现在的做法过了，他没有资格指责学生。”

那么，传统的师徒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又经过了怎样的演变？哪些可以继承，哪些需要扬弃？

研究者傅谨研究者傅谨


